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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人生路，我们终会老去，然而童年的记忆像一部老电影治愈人心，像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路，像一场美梦令人心
之向往。“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期摘选 3 篇文章，带你梦回童年，重拾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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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那年，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件生日礼

物——全套《西游记》连环画，包装精美，

彩色封面，上面画有猴王出世、龙宫借宝、

灵山参佛祖……跟随生动逼真的连环绣像，

我一页页翻看，虽不识字，却有一种可意会而

不可言传的奥妙。

小人书的诱惑对于我而言，远远大于糖

果、玩具。我喜欢趴在光不溜秋的地板上，

把头埋得深深的，如饥似渴地盯着手里的书，

不吵不闹一看就是一整天，父母觉得这样带

娃省心，于是陆陆续续给我买了《水浒传》《杨

家将》《兴唐传》，可谓寓教于乐。

我每次打开这些小人书，那一册册插图

就像一道道如诗如画的风景，一套套故事就

像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大戏：《三国演义》是

长篇恢宏的战争史诗，孔明的鞠躬尽瘁，关

公的忠勇可嘉，荡气回肠；《水浒传》充斥着

浓郁的匪气、侠气的快意江湖；《兴唐传》则

糅合两者之大成，既有帝王将相之庙堂高远，

又有草头英雄之江湖豪气；《白蛇传》勾勒

出一幅幅白蛇为许仙宛转蛾眉马前死的爱情

悲歌，令人潸然泪下，肝肠寸断。沉浸其中，

我仿佛也成了故事主角，方寸之间吟唱出了人

世间的真善美，巴掌之地为幼小的心灵打开

了一扇窗户，原来这个世界除了一日三餐，还

有一种无形餐饭叫“精神食粮”。

小人书看多了，我随手也会涂鸦几笔。一

幅幅绣像，远山近水层次分明，衣裙勾勒细

致入微，寥寥数笔，不同人物不同形象呼之

欲出。比如，《空城计》里孔明淡定自若、焚

香抚琴的形象；《武松打虎》中武松左手按

住大虫的顶花皮，起右拳猛砸大虫门面时紧

张刺激的画面跃然纸上，好似一部微电影。

大学时期，我开始接触国画，突然忆起

小人书里的绣像，倒是颇具国画遗风。那些

看似简洁流畅的白描线条或凝重或奔放或潇

洒或传神地勾勒出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

实则每一笔都凝聚了大师的心血和智慧，才

将美学发挥到极致。

可惜的是，如今小人书已经淡出了历史舞

台，那泛黄的书扉页，发霉的纸浆味，成了

一个时代的绝唱。多年后，我漫步古镇时竟

看到地摊上出现几本小人书：秦琼卖马、罗

成叫关、呼延庆打擂……瞬间勾起了儿时回

忆。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一本小人书用它温

良的趣味和淡淡的色彩，将一个个似懂非懂

的孩子引领至一间间奇妙的殿堂，支撑起一

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常常在想，出生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其

实顶幸福的，虽然没有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与

快捷，却有小人书相伴，比起现在的低头族，

我们的青葱年代既绿色环保又增长知识。小

人书，藏着一代人的童年，一个时代的缩影，

它也是尽善尽美的国学，源远流长的文化之

一啊！

我的树朋友 文 / 杨邹雨薇

重拾小人书 文 / 申功晶
雨后初霁，闲坐林间聆听虫吟鸟鸣，清

风逶迤，空气中飘逸着草木的茵茵香气，望

着一大片在黄昏里皎然绽放的月见草花，它

们清纯稚嫩如一群穿着荷粉色衣裙的孩童，

在晚霞轻风中欢快地载歌载舞。

倏然间，我的思绪好似儿时家里黑白电

视机接通了天线，把我一下子接回到童年时

光。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

八二九三十一……”那时，下课铃声一响，

我们像一群欢快的鸟儿，飞出教室外跳皮筋，

校园上空回响着此起彼伏的欢唱声。

同学们脚底生花般勾着橡皮筋，舞着蹦

着，脚下时而菱形、时而扇形或波浪形变换。

我总是跳不了几个回合就被淘汰出局了。于是

每次放学后，我就把橡皮筋绑在屋门前的大

树上，在绊住的地方反复练习。姐姐说，我

连做梦都在哼唱跳皮筋口诀，若把这劲儿使

在数学功课上，成绩的落差就不会大到像跷

跷板一样。

童年的我们总有机会亲近大自然。我和

姐姐席地而坐，用一把杏仁“抓籽”，都能让

光阴在指尖蓄满欢畅。有时采一束狗尾巴花，

用它的细软绒毛轻抚脸颊，酥痒舒畅。童年

的我们如天地间的小精灵，与自然万物做着

最深的情感连接，信手拈来一物似乎都有无

穷趣味，都能给心间注满快乐。

童年好玩的游戏还有沙包，我还会自制。

趁着母亲去赶集或走亲戚，我悄悄地翻开母

亲的杂布包袱，把母亲视为宝物的各色花布，

这里剪一块，那里裁一溜，再用母亲平日里

积攒的绣花丝线中亮泽艳丽的来缝沙包。

当我们欢畅地在院里踢着五彩斑斓的沙

包时，母亲气得拿着笤帚满院子追赶我们。

回想那鸡飞狗跳的一幕，隔着悠长的岁月，

都让人嘴角莞尔。

这时，公园的儿童乐园传来一群孩童的

欢笑声，他们正乐此不疲地玩滑滑梯、荡秋

千。我俯身看向草丛，一只蜗牛正背着重重

的壳不知爬往何处，心间倏然打了

一个激灵。在漫漫凡尘中，我

们走着走着，脚步总被生

活荆棘层层缠绕变得

沉重难行，不妨放

缓脚步或停下片

刻，以一颗至真

至纯的童心看待

世界，或许会发现

生活中不一样的美

好与感动。

找回童心 文 / 李仙云
我出生那年，爷爷在门口竹林旁种下一棵刺

槐树。自我记事起，爷爷就告诉我，那棵刺槐树

是特意为我种的，属于我。

我听后，大吃一惊地说，它那么难看，还带刺，

为什么不种其他树呢？比如香椿树、樟树。爷爷说，

香椿树太脆易开裂，樟树太普遍，而刺槐树木质

坚硬，适合做家具，等你长大后就会明白。奶奶

在一旁笑着附和，带刺的玫瑰香，带刺的树结实。

我似懂非懂，点了点头。爷爷又说，这棵树与

你同岁，你可以把它当朋友，经常抚摸它，多跟它

交心。

我听完后，便小心翼翼地触摸它低垂的枝丫，

上面布满了小刺，让我感到害怕。爷爷说，虽然叫

它刺槐树，但树干上是没有刺的。再说树是有记

忆的，你去摇摇它，它会长得更快，并且会记住你。

我心生好奇，按照爷爷的话去做。当我摇动它时，

满树的枝叶跟着摇摆，翩翩起舞，而那些金黄色

的槐花便如碎金般飘落，落在身上煞是美丽。

每天放学后，我就在刺槐树下玩耍，几年光

景它就长得很高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用粉

笔在树皮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叫堂哥帮忙用刀刻

出来。妈妈见了连忙阻止，说为什么要在它身上刻

字呢？我说，爷爷奶奶说它是属于我的。妈妈说，

属于你没错，只需在心里记住，何必用刀去刻树皮，

它也会感到疼啊。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无

意中伤害到了我的树朋友。此后，我每次回来的第

一件事就是去轻抚它，表达忏悔，天晴时还为它

浇水。

十五岁时，我到省城读高中，之后考入大学，

七年里都在外地求学。人在他乡，心系故乡，我常

常梦回故乡的一切，包括我的树朋友。每次与家

里人通话，我都要问到我的树朋友。爷爷让我放心，

说它长得很高很大了，和我一样马上就要成材了！

假期回家后，我都会走到那棵刺槐树下面轻抚它，

尝试摇晃它，但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地

摇动它了。我不在的日子里，它在疯狂地成长，儿

时因为无知在它树皮上刻下的字已模糊。我环绕

打量着，审视它带给我的另一种陌生。

爷爷看着我思索的样子，打趣地说道：大孙

女是不是太久未见树朋友，很是想念吧，那么有

没有一样想念爷爷奶奶呢？我笑着说，都想！转身

回屋时，我好像听到刺槐树在风中摇晃的声音：

你经常思念我，我也经常在思念你啊！你对我的思

念在风中，我对你的思念在土里，因为我的根系

越来越发达了！

大四下学期时，我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说市里

修建马路，家里的房子要拆迁。我担心地说，我

的树朋友是不是也要被挖掉？父亲停顿了一下说，

是的。

那年春节回到家，我站在树朋友原来的地方，

试图寻找它的气息，可惜只见渣土覆盖的痕迹。

爷爷叹息地说，没办法拖到年后，十天前挖走的。

我心情沉重得像被铅块压着，内心不断呼喊着：

我的树朋友，你在哪？

作家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

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

如此从容淡泊，达观醒世，令人肃然起敬。现在

的我，每天穿行于都市之中，途经树下时总会情不

自禁地回忆昔日的树朋友，想对它说：老朋友，如

果有来生，我也要做一棵树，同你肩并肩根连根，

迎接每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欢送每一个落日辉

煌的黄昏。


